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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双语儿童早期中文叙事发展的个案研究
吕 燕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摘 要：本文从叙事类型、叙事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共五个方面对一名汉英双语儿童一岁到两岁半之间

的中文叙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叙事类型方面，个案一岁半前开始用完整句叙述事件，最先叙述当下事件，一岁七个月开始

叙述过去经历，两岁一个月开始叙述脚本，两岁三个月开始叙述虚构事件；在叙事宏观结构方面，个案两岁前的叙事无情节，逻辑

微弱，两岁三个月开始出现情节，逻辑开始增强；微观结构方面，个案句法发展在一岁半到两岁期间偏快。在整个追踪过程中未

发现个案出现叙事顺序，但其叙事评价出现较早，两岁后已经在叙事中使用八种评价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语境下学习英

文并不必然导致幼儿汉语发展迟缓，只要方法得当，汉英双语幼儿的汉语发展甚至可能比汉语单语儿童发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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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in Early Childhood

LV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inese narration of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between one year old
and two and a half years old from five aspects: narrative type, macrostructure, microstructure, narrative
sequence and narrative evaluation. It’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narrative type, the case began to narrate in
complete sentences even before he was 18 months old. He firstly narrated current events, then began to narrate
past experiences when he was 19 months old, began to narrate scripts when he was 25 months old ,and began
to narrate fictional events when he was 27 months old. In terms of the macrostructure, the narration of the
case before the age of two had no plot, and the logic was weak, both of which grew slowly after 27 months.
In terms of microstructure, the syntactic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was relatively rapid between 18 months and
24 months. No narrative sequence was found in the whole tracking process, but the narrative evaluation
appeared earlier. Eight evaluation strategies had been used in the narration after the age of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arning English in Chinese contex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may even be faster than that of Chinese
monolingual children as long as proper methods are used.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narrative type; narrative macrostructure; narrative microstructure;
narrative sequence; narrative evaluation

一、问题提出

叙事，即“讲故事”，是用语言描述故事内容及其

联系的活动［1］。部分学者认为叙事一般是讲述过去

已经发生的事情［2］［3］，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叙事并不局

限于此。斯科特（Scott）认为叙事可以包括对个人经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9期

历的描述、复述或孩子编的故事等［4］，汉德森和夏皮

罗（Hudson & Shapiro）认为儿童的叙事类型包括个人

生活故事、想象故事和生活例行活动的脚本［5］29-53 ，贾

斯蒂斯（Justice）等人将叙事定义为说话者把真实的或

虚构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的语言产出［6-7］。包括

真实事件和虚构内容的叙事类型被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接受并应用在自己的研究当中［8］。

儿童叙事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提升的过程。儿童

三、四岁时的叙事往往是一连串的事件堆砌，主题并

不相关，但到了五岁的时候，儿童开始在叙事中描述

主要事件，且可辨别出事件中人物的动机［9］。从现有

文献来看，国外的研究者们大多研究三岁以上儿童的

叙事能力，国内也是如此，研究三岁前儿童叙事的寥

寥无几［10］。然而，国外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两岁左右

的幼儿叙事语言大多简单、短小，所包含信息较少，但

他们已经可以在成人帮助下叙述生活和故事，这便是

最初的叙事语言［11-12］。由此可见，儿童的叙事能力并

不是三岁时突然出现的，两岁左右幼儿的语言也存在

“叙事”。虽然国内儿童叙事的大部分研究对象年龄

在三岁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对于儿童叙事

的载体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将儿童叙事定义为

“儿童用自己的方式（语言、绘画、游戏等等）讲述自己

或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

虚构的，从而呈现儿童的外在生活与精神世界”［13］。

在儿童叙事何时开始这一点上，国内对以绘画为载体

的儿童叙事进行个案追踪研究的结果与国外的不谋

而合，认为两岁儿童的叙事已经开始萌芽［14］。此外，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汉语母语儿童一岁后开始学

话，主要处于单词句阶段，一岁半到二岁之间所说的

句子主要是简单句，前期少、后期增多，少部分语言发

展较快的孩子接近一岁半时就已经能说出一些简单

句，一岁九个月也开始出现复合句［15］。

综合上述可知，三岁前儿童的叙事语言未必如拉

波夫所定义的是“至少两个在时间上相互承接的独立

句子”，更可能是一些长短不一的单句。因此，广义的

语言叙事定义，即“用语言描述事件及其联系”［1］比

“多个子句”、“描述系列活动”的狭窄定义更适于探索

儿童叙事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律、从而全面了解儿童叙

事的发展。

中外研究者们对叙事的定义虽不完全相同，但

都认为叙事对儿童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阿利莎

（Allyssa）认为儿童通过叙事可以理解他们自己的经

历，进行自我表达，促进他们的社会性发展，并且帮助

他们对历史、科学等学科产生兴趣［16］29-53 ，沃尔夫

（Wolf）和丹尼斯（Dennie）认为：叙事能够培养儿童的

想象力［17］。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叙事能力

可以预测其将来的读写成绩尤其是阅读能力［18-19］，还

可用于评估学龄儿童的语言水平［7］［20］。

长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有一种声音：从

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可能会导致孩子从母语支持中

撤退、母语发展迟缓等［21］。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学英语的孩子，其中文叙事发展应

当比汉语单语儿童慢。反之，如果中国语境下的汉英

双语儿童的中文叙事发展良好，即可证明幼儿时期就

开始学习英文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汉语发展迟缓。

为了寻找真相，本研究从叙事的研究类型和研究

三维度出发，对一名汉英双语儿童一岁到两岁半间的

叙事语言进行研究，以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汉英双

语儿童从什么时候开始叙事？其早期的叙事语言具

有怎样的特征？其早期叙事是否发展迟缓？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Happy（下文简称H）为本文作者孩子，

出生时身体健康，智力、听力等发育正常。H家人皆为

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生活，父亲说普通话，偶尔用英文

与H交流，母亲则汉英兼有，以普通话为主。H从一岁

八个月开始每天与母亲进行中文或英文的亲子阅读，

阅读的时长、次数和所阅读绘本的语言基本由H决

定，因此H两岁半前的英文绘本阅读时间并不固定，

一般情况下每周至少两次，多则可能连续一周的阅读

都是英文绘本。H一岁八个月开始参与团体的英语

启蒙活动，每周一次，活动组织者和主讲者为本文作

者，参与活动的其他孩子都是汉语单语儿童，其家庭

成员母语也都是汉语。H两岁两个月开始每天观看

英文动画片，时长由半小时到两小时不等。

在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出发双语有不同的定义，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从年龄、能力或功能方面进行。以

年龄为标准下的定义中，麦克洛夫林（McLaughlin）提

出的以三岁为分界点将儿童双语习得分为同步习得

和先后习得的分类法影响深远［22］。虽然学术界有一

种观点认为以“三岁”划分太晚，应该将界定双语儿童

的年龄提前，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青春期为界分

为早期双语和晚期双语。而我国在幼儿园或小学就

开始英语课程、甚至以英语学习其他课程的儿童也被

认为具备了双语能力［23］。

在能力和功能角度方面，早期学者曾提出双语是

“像母语一样掌握两门或多门语言”［24］56 ，但极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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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这种标准，因此双语的定义逐渐演变成“交替

使用两种语言”［25］1 或“有规律地使用两种语言”［26］10 ，

而且两种语言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可以不一样［27］。

无论从接触汉英两种语言的初始时间还是从语言

的功能、实践的角度来说，H基本符合双语儿童的标准。

（二）具体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个案研究、纵贯研究，主要使用日记法

跟踪记录H在一岁到两岁半之间的日常口语。使用

日记法时，往往在被试语料产出的当下即刻记下关键

词，随后再记录详情。

（三）研究的内容

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研究涉及多学科领域。近五

十年来，学者们试着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

学等学科探讨儿童的叙事能力，分析叙事者在叙事中反

映出来的语言能力、社会能力以及认知心理状况［28］。

现有研究多从叙事结构、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三个维

度来研究儿童的叙事发展,其中叙事结构是叙事分析

最有效的指标［29］。叙事结构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结

构。早期的叙事分析比较关注宏观结构,其中最为著

名的为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所指出成人结构完整的叙事包括六个因素：摘要、

人物时地背景、行动、观点、解决方法和结语［30］；彼得

森（Peterson）等人则从儿童叙事中发现了七种叙述模

式：古典模式、以高潮结尾的模式、跳跃模式、时间顺

序模式、贫乏模式、混乱模式、混杂模式［25］；贾斯蒂斯

（Justic）等人认为叙事的宏观结构指故事的整体特征，

即故事的语法成分［8］［20］；而尤金（Eugene）等人认为叙

事结构指儿童叙事的情节和内在逻辑等［32］。随着研

究的深入，叙事微观结构的分析逐渐得到了重视。微

观结构分析重点着焦在词汇和句子层面［8］，包括叙

事语言的总字数、总句数、平均句长以及词汇的丰富

性和语法的复杂性，其中词汇的丰富性由不同单词

的总数和词汇变化来衡量［33］。叙事顺序指是否使

用各种表达时间、因果等关系的连词或表示时态或

者时间的副词等。叙事评价指儿童表达自己或叙述

中人物的观点与看法、感受、情绪和意愿等所使用的

词汇和语气［25］［28］。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H的母语叙事能力发展，本研

究综合采用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叙事研究框架，对H

叙事的类型、叙事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叙事顺序

以及叙事评价五个方面进行追踪研究，收集H的口语

叙事语料；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和分析，其中采用皮亚杰的儿童发展阶段理论比较、

讨论个案和汉语单语儿童在叙事类型、叙事宏观结构

和叙事顺序方面的发展异同，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

比较和讨论个案和汉语单语儿童在叙事微观结构和

叙事评价方面的发展异同。叙事类型参照汉德森和

夏皮罗（Hudson & Shapiro）的观点［5］29-53，分为真实事件

和虚构事件两种类型，其中前者又包括当下事件、过去

经历和脚本。由于拉波夫（Labov）包含六因素的完整

的叙事结构在六岁以下儿童的叙事中很难发现［25］，本

文对H叙事的宏观结构采纳尤金（Eugene）和杰里

（Jerry）的观点［32］，主要分析其情节和内在逻辑。微观

结构分析则从单次叙述的总字数、总句长、总句数和

表1 中文词的界定标准及举例

Types

Verb+Verb
(independent )

Verb+Verb
(attache d)

Verb+Noun(free)

Verb+Noun
(limited)

Noun(name)

Noun (location)

Noun (location)

Quantifier+ Classifier

Examples

进来 (come in)
出去 (go out )

忘记 (forget )
知道 (know)

看书(reading book)
买菜 (buy food)

跳舞 (dance )
跑步 (running)

长裤 (trousers )
茶杯 (cup)

桌子上(on the table)
房间里 (in the house)

上面 (above)
这里 (here)

1个(one thing )
2片 (two pieces)

Number of
Utterances

1

1

2

1

1

1

1

2

Types

Determiner + Classifier

Pronoun

Adjectives

Adverb of Negation

General Adverbs

Adverb of Time

Adverb of Conjunctions

Grammatical Aspect

Examples

这个 (this one)
那只(that one)

我 (I)自己 (myself )
他们 (they)

漂亮 (beautiful )
黑黑 (black)

不/不要(not /not want )
没/没有 (no /not have)

非常 /很 (very)
已经 (already )

今天 (today )
天天 (every day)

可是 (but)
因为 (because )

的,了,着,过

Number of
Utterances

1

1

1

1

1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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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句型数四个指标来进行［8］［34］。总句长的计量单位

为该次叙述的词汇总量，中文词的判断参照张显达对

中文词的界定标准见表1［34］；统计总句数时，由于幼

儿说话过程中常因换气频繁导致句中停顿较多，因此

判断句子的标准是该句子是否具备完整结构；如果一

次叙述中由于H在思考如何说话而出现句子被重复，

重复的句子只算一个句子，如果该重复具备叙述意

义，那么在统计总字数、总句长和总句数时正常统计，

但统计总句型数时只算一个；语气词计入词汇量，但

不作为句子统计。叙事顺序考察H是否将所叙述的

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因果顺序等表达清楚，包括时间连

词如“昨天”、“今天早上”等，因果关系如“因为”、“所

以”等，承接关系如“然后”、“就”等，情况状态如“已

经”、“正在”等；叙事评价则采用十种主要的表达方

法，即考察H是否使用形容词、副词、比较、情绪、强

调、夸饰、意图、否定、重复和状态等［28］［30］［25］［32］［35］133 。

（四）语言样本

儿童一岁半后词汇骤然增长，一直到两岁左右都

处于词汇倍增的状态［36］441-442 ，因此将H的叙事分为

一岁半前、一岁半到两岁、两岁到两岁半三个阶段，

将H日常口语中叙述真实和想象的事件的语言抽取

出来，剔除言语发生时出于对成人语言的模仿的话

语，选取符合或者高于该月龄儿童语言发展标准的

叙述语言进行研究。如果H的某一次叙述属于对话

叙述［37］，则抽取该次叙述中字数最多、最能概括该

次叙述内容或较能体现H叙事能力的话语作为代表

句进行统计。本研究所选取的H三个阶段的叙事语

言样本见表2。

表2 H三个阶段代表性的叙事语言

阶段

第一阶段：1：6前

第二阶段：1：6-2：0

第三阶段：2：0-2：6

叙事语言

例1：①[1:5] 哥哥教。

例2：① [1:7] 狗狗坐车车。

② [1:7] 叔叔修空调。

③ [1:7] 宝宝看叔叔修空调。

④ [1:8] 妈妈抱宝宝看婆装电池。

⑤ [1:8] 宝宝出去玩看见外挂机。

⑥ [1:8] 姐姐在家，姐姐等你。

⑦ [1:9] 脚这里。宝宝哭。

⑧ [1:10] 宝宝不穿，厚厚哥哥穿你衣服。

⑨ [1:10] 这是哥哥的自行车，哥哥不骑，放这里。

⑩ [1:11] 祎祎妹妹跟一起宝宝玩沙子。

例3：① [2:1] 小菜叔叔逗宝宝，宝宝有点怕。

② [2:1] 那个哥哥好棒！他可以那样荡秋千，不用手拉手。

③ [2:1] 小朋友穿着一条黑裤子爬树，不用害怕。妈妈不怕，爸爸不怕，奶奶不怕，爷爷也不怕。

这个小朋友在爬树，这小朋友在爬树，这个小朋友也在爬树，这个小朋友在爬绳子。

④ [2:1] 奶奶买菜，和我去操场玩。我们回家，奶奶做饭，我玩玩具。

⑤ [2:2] 喂厚厚哥哥，你在哪里啊？哦我不去你家了，你自己玩吧！

⑥ [2:4] 我不刷牙，牙齿都不见了，我哭了。小王子都有牙齿，我没有！

H一岁半以前的叙事语言具备完整主谓的简单

句只有例1①这一句，其余语言都是典型的单词句。

虽然儿童语言发展的早期单词句有“以词代句”的特

点，但正因如此，单词句所表达的含义过于广泛，并不

适合用于分析其叙事能力。因此，用于分析H一岁半

以前叙事能力的语言样本只有例1①。

从儿童语言发展的角度而言，一岁半到两岁之间

的典型句型为简单句中的主谓句、谓宾句和主谓宾句，

非典型句型为复合句和简单句中的复杂谓语句［15］。H

一岁半以后汉语语言能力发展迅速，出现大量的简单

句和许多复合句。为了对H的叙事能力发展进行动

态研究，按照句子产出的顺序抽选本阶段的例句，包

括本阶段H典型句型的叙事语言即例2①和②，以及

非典型代表句型复杂谓语句和复合句，即例2的③④

⑤⑩和⑥⑦⑧⑨，进行纵向对比。

两岁后儿童进入复合句发展阶段［12］，H的语言发

展符合该阶段特点，因此该阶段的所有例句都只抽取

H的叙述性复合句进行研究。

注：［1:5］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H满一岁五个月。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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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叙事类型

H两岁半前的叙事，在类型方面从仅有当下事件

扩展到包括过去经历、最后囊括了真实事件三种类别

和虚构事件。（见表3）

例1①出现时，H偶遇一位小哥哥大方借小自行

车给他骑、教他骑，这是H对当下发生事情的单一描

述，类似于旁白、注解。

在一岁半到两岁之间，H除了描述眼前发生的事

情，还出现了大量的对自己所经历事件的重述。例2

中①②⑥⑨⑩是H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表述（H

此时还处于句子词序时不时出现混乱的阶段，所以⑩

的句子词序混乱），③④⑤⑦⑧是H对自己过去的经

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重述。例2②和③出现在同

一个月，H全程目睹了“②叔叔修空调”后，不断地重复

练习描述这一事件，一个多星期后终于说出了“③宝

宝看叔叔修空调”。从例2的③开始可以看出，此后H

的叙事能力、尤其是叙述过去经历的能力开始迅速发

展，他不但能轻松地描述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如例2

④⑤和⑦，随后甚至能讲述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如

例2⑧：两个月前来H家做客的小朋友厚厚衣服湿了，

借穿了H一件有小绵羊图案的T恤，当H再次穿上这

件T恤时说出了例2⑧，因此H在这个句子中表达的

意思是：厚厚哥哥衣服湿了，我（宝宝是H的直称，H此

时还处于“我”和“你”倒置的阶段）当时没穿这件衣

服，于是厚厚哥哥就穿了我的这件衣服。

在上述基础上，H两岁后的叙事类别不但多了自

己日常生活的脚本，还出现了虚构的故事。例3①是

叙述过去的经历，②和③是H在亲子阅读时对英文绘

本里画面的描述，④是H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⑤是

他假装打电话给小伙伴厚厚，⑥是H虚构的故事。⑥

这个虚构故事融合了他那段时间最喜欢的两本绘本

的内容：《小熊不刷牙》和《小王子》，前者讲述一只不

爱刷牙的小熊梦到失去所有牙齿、不能吃最喜欢的食

物而嚎啕大哭，后者则是根据大名鼎鼎的圣埃克苏佩

里的《小王子》制作成的立体绘本。在这一阶段，开始

叙述虚构事件是H叙事语言产出中的一大进步。

（二）宏观结构

对H两岁半前的叙事语言宏观结构研究发现，在

接近两岁时其叙事语言宏观结构出现较弱的逻辑，两

岁后逻辑逐渐增强，并且出现情节。（见表4）

H第一阶段的叙事语言没有情节和逻辑可言。

第二阶段虽然没有情节可言，但随着月龄的增长，其

叙述逐渐隐含了一定的前因后果，如例2⑦“宝宝不

穿，厚厚哥哥穿你衣服”，H明确说出他不穿小绵羊T

恤、他的小伙伴才能借穿，这句复合句意义上存在着

因果关系，具备比较微弱的内在逻辑。

两岁后，H叙述语言中的逻辑逐渐发展。例3①

的复合句为前因后果，②中的第一句的评价依据为后

两句，而⑥这个简短的故事则包含了简单的情节和相

对较强的内在因果关系：我不刷牙，所以牙齿都不见

了，于是我哭了。这些都说明在两岁后，无论是真实

事件还是虚构故事，H叙事的逻辑开始增强。

总而言之，H两岁半前叙事的情节和逻辑经历了

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

（三）微观结构

将H三个阶段所有句子按照微观结构的总字

数、总句长、总句数和总句型数四个指标进行统计发

现H一岁半到两岁半之间，微观结构的四个指标稳

步增长：

例1①是结构为“主语+谓语动词”的三字句，总字

数为三，总句长为二，总句数和总句型数都是一。到

了一岁半到两岁这个阶段，无论是H对当下事件的叙

述还是对过去经历的叙述，总字数和总句长数值都开

始快速增长，由一岁半前的一句话只有三个字发展到

一岁十个月的一句十五字，总句长上升为十，这两个

指标的变化说明H的叙事词汇量骤长。此外，从整体

来看，第二阶段的总句数和总句型数也在逐渐提高。

可以说，H叙事语言微观结构的四个指标呈螺旋式稳

定上升，说明H的叙事能力在一岁半到两岁之间有了

较大的发展。

表3 H一岁到两岁半前的叙事类型

阶段

类型

1.6前

1.6-2.0

2.1-2.6

真实事件

当下事件

√

√

√

过去经历

√

√

脚本

√

虚构

事件

√

表4 H一岁到两岁半前的叙事语言宏观结构

阶段

宏观结构

1.6前

1.6-2.0

2.1-2.6

情节

√

逻辑

弱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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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例3③是H两岁一个月时一次亲子阅

读中看着英文绘本 A Tree is Nice中一群小朋友爬树

的画面给妈妈讲故事，由于该次叙述中有大量重复的

句子、句型，导致其总字数、总句长和总句数都十分突

出。忽略例3③，本阶段H其余的叙事语言的微观结

构仍然呈现出稳定上升的特征。此外，从叙事的微观

结构来看，本阶段H叙述虚构事件和叙述真实事件的

能力基本一致，并无本质的差异。

H三个阶段的叙事语言微观结构总结如表5-2。

（四）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

H两岁半前的叙事语言没有出现叙事顺序。两

岁以后，H经常在对话中使用少数连词，其中“因为”出

现次数最多，但其使用往往不准确，逻辑混乱（见

表6）。例如H两岁两个月时他妈妈问他：“你为什么

打表弟？”H回答：“因为他哭了。”事实上，“他（表弟）哭

了”是H打人的结果，并不是原因。而在H非对话性

的叙事语言中，并未观察到其使用连词或者表时间的

词汇。

然而，和叙事顺序发展极其缓慢截然不同的是，H

在两岁前就开始叙说自己的感受。例2⑦出自H一岁

九个月的以下对话：

H：姐姐弄宝宝。

妈妈：她弄你哪里啊？

H：脚这里。宝宝哭。

在上述对话中，H在跟妈妈叙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小表姐用痒痒挠抓他脚丫子了。但是过后H妈妈了

解到，H并没有为此而哭，因此，H的“宝宝哭”，指的应

该是“我感觉不舒服”，但由于当时H的词汇量有限，

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就借用

了一个可以从侧面描述他的感受、而他又非常熟悉的

“哭”字来替代。从两岁到两岁半，H的叙事语言中多

次出现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观点的词汇：例3①的“宝宝

有点儿怕”H直接用“怕”表达了自己的感受；②“那个

阶段

1:6前

1:6-2:0

2:0-2:6

例句&类别

四指标

例1① [1:5] 当下

例2① [1:7] 当下

例2② [1:7] 当下

例2③ [1:7] 过去

例2④ [1:8] 过去

例2⑤ [1:8] 过去

例2⑥ [1:8] 当下

例2⑦ [1:9] 过去

例2⑧ [1:10] 过去

例2⑨ [1:10] 当下

例2⑩ [1:10] 当下

例3① [2:1] 过去

例3② [2:1] 当下、绘本

例3③ [2:1]（当下、绘本）

例3④ [2:1]（脚本）

例3⑤ [2:2]（虚构）

例3⑥ [2:4]（虚构）

总字数

3

5

5

8

10

10

8

6

12

15

12

12

19

66

22

22

23

总句长

2

3

3

5

7

5

6

4

9

10

7

7

13

50

17

18

18

总句数

1

1

1

1

1

1

2

2

2

3

1

1

3

10

5

4

5

总句型数

1

1

1

1

1

1

2

2

2

3

1

1

3

5

5

4

5

表5-1 H一岁到两岁半前的叙事语言微观结构

表5-2 H一岁到两岁半前的叙事语言微观结构

阶段
指标

1:6前

1:6-2:0

2:0-2:6

总字数

3

5-15

12-23

总句长

2

3-10

7-18

总句数

1

1-3

1-5

总句型数

1

1-3

1-5

表6 H两岁半前的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

阶段
维度

1.6前

1.6-2.0

2.0-2.6

叙事顺序 叙事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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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好棒”则使用“好棒”来表达他的观点；③的“不用

害怕”和一系列的“不怕”，既表达了他的观点，也从侧

面反映了他的感受——看到小朋友穿着一条黑裤子，

他有点儿害怕，于是他用这样的语言进行自我安抚；

⑥中H不但用“我哭了”描述了自己的感受，还用“小

王子都有牙齿，我没有！”进行对比，增强效果，突出了

虚构故事中自己的难过之情。

从H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H使用的评价词汇

“哭”、“不穿”、“不骑”、“一起”“有点儿”、“好棒”、一连

串的“不怕”和“不刷牙”、“不见”、“哭了”、“没有”等，在

评价策略上已经使用了情绪、否定、状态、夸饰、形容

词、重复、对比和强调。由此可见，H的叙事评价从两

岁前开始萌芽，两岁后持续出现，接近两岁半时H已

经能够非常熟练地使用多种策略进行评价。

四、讨论

（一）儿童的叙事类型、叙事的宏观结构和叙事

顺序的发展更多地与儿童大脑神经发育、逻辑和思

维的发展相关

1.H的叙事类型以“当下事件”、“当下事件+过去

经历”到最后“当下事件+过去经历+脚本+虚构事件”

的叠加方式发展的原因。

记忆是信息加工的核心部分，包括使用从过去经

验中所获得的知识，这些经验以一种表现的形式储存

在记忆中［38］232-234 。叙述意味着叙述者的认知水平

能将复杂的现实情况用语言组织、记录，再表述

出来［39］。叙述当下的事件意味着幼儿在“记录”这一

步骤的负担较轻、而叙述过去经历需要儿童从记忆中

大量提取信息。此外，儿童记忆的发展中，容量被认

为是随年龄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年幼儿童由于大脑神

经发育未成熟，缺乏足够的记忆空间处理信息，记忆

不佳［38］232-234 ，因此对当下事件的叙述是H最先出现的

叙事类型，随着月龄的增长再开始叙述过去经历。但

一般来说，两岁前的儿童言语内容只涉及当前存在的

事物和当前的需要［15］，而H在两岁前已经多次叙述自

己的过往经历，说明H从大脑中提取信息进行加工的

能力是比较强的。

皮亚杰把儿童的心理认知发展阶段分为感知运

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

（7-12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2-15岁），这四个阶段连

续推进，不能跳跃或转折，其中第一阶段为儿童动作

认知期，主要体现为动作逻辑，第二阶段为半逻辑思

维期，主要发展表象思维，第三阶段为具体运算，第四

阶段为系统的逻辑运算能力［40］。H两岁前的叙事语

言的画面性非常强，基本都是描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这是因为此时他正处于感知

运动的阶段。儿童的想象力在两岁时才会出现，此后

变得越来越复杂［41］13-27 ，而在叙述虚构事件时，儿童必

须运用想象，将自己原有的资源、知识、经历、体验和

感受等整合，增加新信息或删减原有信息，重新组织、

编排、输出。因此，H两岁前的叙事类型没有虚构事

件，两岁后H表象思维开始发展，两岁到两岁半之间

出现了少量的虚构事件。

2.H叙事语言的宏观结构中一岁半后才有逻辑、

两岁后才有情节、而叙事顺序没有出现的原因。

根据皮亚杰的理论，早期的儿童思维往往是无因

果性的、无顺序性的，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因果

逻辑推理［40］。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儿童语言能力的

发展必须遵从思维发展的规律，因此，H一岁半前还

处于动作逻辑阶段，其叙事既无情节，亦无逻辑可言。

一般儿童在两岁后进入半逻辑思维期，但H一岁半后

就开始进入半逻辑思维期，具体表现是他逐渐意识到

事情发展有先后之分、开始推理事件的因果关系，并

且这种因果逻辑推理在H两岁后得到了发展，情节开

始显现。由于这种发展还未能在连词、副词等词汇层

面凸显出来，H两岁后的叙事就没有表因果等关系的

叙事顺序。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儿童两岁半左右

才开始对时间序列的构成有基本认识，此后其认知处

理能力还处在对各个时间阶段从模糊到清晰的过渡

中，这个过程要持续到四岁左右［42］125 ，而本研究结束

时H只有两岁半，因此，本研究中H没有出现时间方

面的叙事顺序。

综上所述，H两岁半前的叙事在叙事类型、宏观结

构和叙事顺序三方面的发展是合乎儿童思维发展和

心理认知发展规律的。他的叙事顺序和叙述当下事

件、脚本和虚构事件的能力发展是正常的，但叙述过

去经历的能力发展较快，在叙事宏观结构方面也较早

进入半逻辑发展时期。

（二）儿童的叙事微观结构和叙事评价的进步更

多地体现在其语言发展、词汇丰富方面

1.H的叙事微观结构发展较快，主要体现在较早

使用复合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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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语言儿童一岁半到两岁是简单句阶段，大

多数儿童还没有发展出复合句，少数儿童在一岁九个

月后能产出复合句［15］；在此阶段，语言发展较快的汉

语儿童会有十一字的句子出现，慢的儿童则在两岁

前都没有这样长的句子［43］。H一岁十个月时叙述性

语言中已经出现复合句，一岁八个月已经两次说出

十字的句子，一岁十个月时的叙述性语言中最长的

复合句长达十五字；从统计数据来看，H的叙述性语

言微观结构呈稳定上升的状态。由此可看出，和大

部分汉语单语儿童相比，H的叙事语言微观结构方面

发展较快。

2.H 的叙事评价萌芽较早、发展较快，评价策

略丰富

我国学者研究表明，汉语儿童二到三岁时能对人

物进行一些评价，但这些评价主要是对成人评价的

模仿［15］；有学者对一名汉语儿童进行叙事的个案追

踪研究后发现，该名个案在两岁半前并无叙事评价，

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都是在两岁半以后才开始形成

的［10］。H在两岁前叙事评价就已经开始萌芽，两岁一

个月开始用语言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两岁半前

H使用的叙事评价策略已多达八种，可见H的叙事评

价发展得比较早、也比较快。

根据上述讨论，H的叙事语言发展的五个方面与

汉语单语儿童的比较结果见表7。

表7 H两岁半前与汉语单语儿童的叙事语言比较结果

叙事类型

H 叙述过往经历较
早（一岁半前出现），
其余类型发展一致。

叙事宏观结构

H较弱逻辑出现早
半年（一岁半前出
现），其余一致。

叙事微观结构

复合句发展比大部分汉语
母语儿童快，属于少数发
展快的儿童（一岁十个月
出现）。

叙事顺序

没有出现。
与后者发展
一致。

叙事评价

比后者早半年多（一岁九个月出
现）；后者开始出现叙事评价时，
H的叙事评价策略已多达八种
（两岁半前）。

五、结论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

（一）汉英双语儿童从什么时候开始叙事？

H从一岁半前就开始以简单句叙述当下发生的

事情。根据儿童叙事的广泛定义，可以说汉英双语儿

童最早可以从一岁半的简单句阶段便可能开始广义

上的母语叙事。

（二）汉英双语儿童早期的叙事语言具有怎样的

特征？

在叙事特征方面，H在研究期间未出现叙事顺序，

这一点与汉语单语儿童的叙事语言发展一致，但在叙

事类型、叙事宏观结构、叙事微观结构和叙事评价四

个方面在早期皆呈现动态发展的特征，与汉语单语儿

童相比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1）更早出现叙事类型中

的过往经历：H两岁前的叙事类型就包括了过去经历，

而一般儿童在两岁后才开始叙述过去经历；2）叙事宏

观结构方面较早出现弱逻辑：H两岁前开始进入半逻

辑思维期，叙事中的逻辑推理开始萌芽，叙事宏观结

构出现较弱逻辑，而一般儿童则在两岁后进入此阶

段；3）在微观结构方面发展较快：H接近两岁时发展较

快，体现在其复合句出现较早，属于复合句出现较快

的少数儿童；4）叙事评价发展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

叙事评价比汉语单语儿童早了半年多，当一般的汉语

单语儿童出现叙事评价的时候，H的叙事评价策略由

于词汇和句法的发展已经相当丰富，使用十分娴熟。

（三）汉英双语儿童的早期叙事是否发展迟缓？

本个案叙事类型中的过去经历、叙事宏观结构中

的逻辑、微观结构中的复合句和叙事评价四个方面都

呈现出母语叙事的优势。可以证明，从幼儿时期就开

始学英语并不必然导致儿童从母语支持中撤退、母语

发展迟缓等。相反地，汉英双语儿童早期的汉语叙事

能力发展有可能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比汉

语单语儿童的叙事能力发展更快一些。

本研究中H的汉语叙事类型、叙事宏观结构、微

观结构和叙事评价发展得比同龄的汉语单语儿童要

快，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1）双语启蒙促进了其思维和逻辑的发展。H从出

生后就开始接触英语，一岁半后开始较大量的英语输

入，H的逻辑发展较汉语单语儿童快的正是一岁半到

两岁这一阶段。虽然英语一直属于弱势语言，但两种

语言的有效输入，可能加快了H思维语言化的速度，

其具体表现就是提升了H的记忆能力、加快了他信息

提取的能力和逻辑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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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量的中英绘本亲子阅读和长期稳定的英语

启蒙活动为H提供了丰富而有效的语言输入内容。

有学者认为，图画书（即绘本）中的图画语言有助于第

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产生链接［44］69 。H一岁半后进行的

中英文绘本亲子阅读和英语启蒙活动保证了H语言

输入的质与量，扩大了他的语言输入来源，丰富了他

的词汇量和理解事物的途径。

3）H家人十分重视其语言发展。从H牙牙学语开

始，笔者和家人基本不打断H说话，而是鼓励、帮助其

表达自己；H一岁半后很快建立起稳定的阅读习惯，其

阅读量随着月龄的增加而快速增长。这些都推动了

其语言的快速发展和输出的多样化。

语言是思维的外化，二者相互促进。只要遵循儿

童语言发展的规律，尊重儿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使

用恰当的方法，注意有效输入和输出，多习得一门

语言，单纯地从语言习得、大脑发育和思维训练等

方面来说，儿童习得双语对其母语发展和思维提升

都大有好处。当然，由于不同儿童存在个体差异，

有可能不同儿童习得汉英双语带来的汉语叙事能

力的优势会在不同的方面凸显出来。这一点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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